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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党政代表团赴青海玉树对接对口援青工作

以首善标准做好对口援青工作 深化京青两地交流合作
蔡奇魏小东与王建军多杰热旦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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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潮白河的通州区西集镇尹家河因村子的百年渡口被广泛知晓，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个小村落也是通州区境内首个红色政权的诞

生地，“通县”二字从这里走出；通州区南侧的马驹桥镇汇集了大量高端制造产业，同时，此处的一方小院落内还留住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马驹桥的事迹；百年砖塔矗立在运河畔，这是曾经通县发电厂的自来水塔，它不仅为当年北京城与城内的电车供电，更为

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沧海桑田，换了人间，本期探宝咱们继续探寻藏在通州区熟悉角落里的烽火岁月。

潮 白 河
畔 诞 生 通 县

首个红色政权

再来西集镇尹家河村，由
于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正在建

设，河两岸竖起围挡，百年渡口暂时
看不到，不过此行目的地另有他处。

尹家河村村委会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距
离河岸百米的一处院落。这里是通州区境

内首个红色政权的诞生地，“通县”二字就是
从这个院内走出。

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的院落，浸着水渍且
颜色深浅不一的红砖、木制窗棂、布满青苔的

地面……随处可见岁月的痕迹。如今院内保留着
北屋和西侧的三间砖屋，其中北屋为正房，内由三间
房间组成，里面还摆放着木制桌椅、长条凳、炕桌等
极具年代感的家具，透过脱落的墙皮还可以看到内里
的红砖；而西侧的三间砖屋相对低矮，推测应为堆放杂
物所用。院子东侧一小片绿油油的白菜与掉落满地的
核桃是院子里少有的新鲜物，村委会工作人员说，这处
院子是村中一户庞姓人家的，老人还会偶尔回来种种菜。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老院子。1944年7月，烽火连天
的抗战岁月中，中共三（三河）通（通县）香（香河）联合县
悄然布局，36名共产党员秘密来到尹家河村并在这个院
落内，成立了西集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的党支部
书记郑桂森带领36名共产党员在敌占区内传播革命火
种。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两个月后，中
共三通香共产党代表大会在尹家河村召开。1946年1
月，通县在侯各庄宣布单独建县，县委、县政府驻尹家
河，西集二区政府也在尹家河。

这处小院就是当时通县县委、县政府的临时办公地
点，在尹家河村村史馆内还陈列着按1∶10比例复原的
当时县委、县政府沙盘。除了一排东屋，小院内的陈设
与当年别无二致，院外有一名八路军战士正在站岗，旁
边两个小童在玩耍，还有一队八路军战士在院外训
练。“这些场景都是根据村中老人的回忆复原的，当
时八路军跟村民的关系亲如一家。”村委会工作人
员说。

“当时想要分辨普通村民和通县临时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很简单，县政府的每一位工
作人员都会挎着一个书包，几乎形影不离。”年
近九旬的尹家河村村民尹宝年对那段往事
的记忆依旧清晰。他说，当时临时县委、
县政府不到十个人，就住在那个院子

里，院子属于本村一户姓庞的人家。
尹宝年说，成立在尹家河村的红色

政权深受村民欢迎，不仅推行
土改，工作人员还会在农忙

时帮助村民劳作。
黎明前的黑暗
总是残酷。得

知 此 地 有
红 色

政权扎根，国民
党军队并不甘心，一次次来到尹家河村想要抓

捕，这也是工作人员为什么总是挎着书包，因为方便转
移。尹宝年说，尹家河村的地理位置特别好，东侧就是潮
白河，如果敌人从西侧扑来，他们就跨过潮白河转移到今
天香河境内；如果从东侧来，他们就向西或是向北转移。

如今潮白河流经尹家河村的河面宽50米以上，当年
则要窄得多。此前潮白河清淤过程中，曾在尹家河村附近
的河道淤泥里发现一座七孔石桥，长约20米，这与尹宝年
的记忆相吻合。他告诉记者，小时候他常和伙伴去潮白河
摸鱼，当时摸鱼的孩子都摸到过这座石桥，而且有人还到
桥洞下面摸索。“可见当时的水面不宽，他们要是转移没有
那么困难。”尹宝年说。

1946年4月30日，国民党92军21师所属一个团进
犯尹家河，冀东第十四军分区主力53团打阻击战，掩护县
委、县政府转移。国民党在清剿尹家河村时，把老百姓都
围在郑贵家的空场内，搜捕共产党员和妇救会员。妇救会
主任张秀英、武秀荣，共产党员家属张井同等几位都藏身
于村民之中，但村民们没有一个人说出他们的名字，保护
这几位同志免遭国民党杀害。

1948年底，县委、县政府移驻张家湾，尹家河村光荣
的历史使命完成了。虽然时间短暂，但是尹家河村已经把
红色文化看作了精神丰碑。

解放马驹桥与德顺堂内的地下斗争

1948年初，两个操着冀东口音的年轻人来到了马驹
桥。在热闹的主街上，二人观察了许久。最终，他们走进
了一家名为“德顺堂”的药店。见到掌柜的李慎芝，二人拿
出一张列满西药的清单。李慎芝摇了摇头：“我这是经营
中草药的，从来不卖西药。”趁店内无人，两人便和李慎芝
谈了很多后话。不承想，这之后，李慎芝竟然答应到北京
去特办一批高价西药，其中包括消炎散和“二百二十”（即
红药水）。1950年还有人专程来德顺堂找过李慎芝，想要
对两年前的那批西药进行补偿，但是被李慎芝谢绝。

这仅是历史的一幕镜头。彼时正值解放战争接近尾
声，敌军向北平方向节节败退。马驹桥是他们最后的希
望。而马驹桥人民已经用行动做出了选择。

其实“解放马驹桥战斗”对于解放通县乃至解放北京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国民党252师属下青年军某部
一连官兵来到马驹桥镇，并扼住京津咽喉。在交通要口，
国民党军队拆下庙宇砖木构筑炮楼与地堡6座，且在二街
东口外建造一座大型工事，以策应平津守敌。

1948年11月，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组织平津战役
前线指挥部，指挥部队围攻平津之敌。12月3日晚，驻
通敌军撤入北平，只有马驹桥镇敌军依然抵抗，想要牵
制解放军包围北平。中国人民解放军 41军 3纵队第
1356团奉命夜赴马驹桥，宿营街巷。次晨5时，全团战
士按攻击目标发起强攻，很快攻占敌军所有地堡、炮
楼。残敌缩到二街东口工事内，妄图负隅顽抗，且两次
使用举白旗假投降伎俩，使解放军战士牺牲70余人，受
伤百余人。解放军官兵义愤填膺，以炮猛烈轰击，消灭
残敌200余人，生俘敌军连长。夺回马驹桥古镇后，通
县全境解放。

马驹桥大街往东、京津塘高速路西的驸马路北矗立着
解放马驹桥革命烈士纪念碑。陵园以南是当年解放马驹
桥的主战场。陵园里长眠着七十余名解放军战士，他们牺
牲时，年龄大多在二三十岁。不远处的纪念碑上，“革命先
烈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表达了人们最凝练的情愫。马驹桥
战斗事迹被篆刻，永远定格在碑上。

通 县 发
电 厂 为 和 平
解放北平作贡献

在北京市通州区滨河中
路10号院内，有一座造型别致的
通县发电厂自来水塔，塔高十余米，
圆形塔身由青砖砌成，塔顶为八角亭
样式。水塔在2001年被确定为通州区
文物保护单位，它建成距今已经百余年。

1922年，北京电车公司（北京公交集团
前身）筹备建造一座发电厂，随即开始勘踏选
址。经过考察，北运河水量充沛、水流平稳、水
质较纯，适宜建厂，遂决定将发电厂建在通县北
运河旁。同年10月，通县发电厂开始动工，但兴建
过程却是障碍重重。工程首先遭到北运河务局及通
县市民的反对，因此耽搁，所幸最终达成和议。

通县发电厂的厂房建成之后，尚未安装发电设
备，却于1924年夏遭遇水灾，水泵房被洪水冲毁，因此
不得不重新设计堤坝。另外，军阀混战，时局动荡，也使
发电厂的建设进展缓慢。直至1925年才全部竣工。

通县发电厂建成后，规模宏伟且气势雄壮，内部发电设
备先进，据记载，发电厂共占地9公顷，机房置主机6台，其
中3台为英国拔柏葛式，3台是瑞士卜郎比式，发电能力
3000千瓦。在当时，北京地区只有石景山和通县两个发电
厂。通县发电厂发的电除供应北京电车公司使用外，还为
通县和部分北京城区供电，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北京电车公司经营不善，再加上
日军的掠夺，发电厂工人的生活愈发艰难。通县发电厂
内部渐渐有了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厂长和职工们对此
知而不言。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党员朱广仁任发电
厂工会主席，但在发电厂内没有什么威信，难以得到工
人的支持。通县国民党党部也曾劝说工人们加入国民
党，但几乎没有人理睬他们。

1945年底，共产党党员张士恩在发电厂建立地下
党组织，并在群众的保护下，取得发电厂工会副主席
的职位，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发电厂的影响力。国共
内战时期，在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人民解放军曾
两度占领通县发电厂，停止向北京供电，为北平的
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电源需求量也不断增加。1954
年，通县发电厂划归北京电业局管辖，最终
并入朝阳区热电厂。1964年3月28日，
通县发电厂正式停止发电。通县发电
厂共计发电36年之久，为北京城市
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能源基础，
在中国电力史上书写下了光辉
的一页。昔日的通县发电厂
如今是国家电网北京通
州供电公司，继续为
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建设贡献
力量。


